
文学与影视的双向奔赴，产生了令人惊喜的化学反应。2015年，金宇澄的《繁花》获得第九届
茅盾文学奖。9年后，《繁花》成为2024年开年的现象级电视剧。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从上海文艺出版社获悉，剧版《繁花》火了之后，他们出版的原著小说《繁花》图书版“销量提升明
显”。此外，长江文艺出版社还出了一本《繁花：批注本》，目前也深受读者关注。

现代小说有了“纸质弹幕”
《繁花》原著小说出批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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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式小故事讲透汪曾祺

复古又新颖的“纸质弹幕”

《繁花：批注本》是深谙上海文化的

沪上作家沈宏非，在金宇澄原著小说基

础上，对其中的方言词汇、特殊表达、

重点情节加以批注和鉴赏，解构《繁

花》一书的结构和细节，带领读者深入

感受《繁花》的美妙世界。

对小说作“批注评点”始于晚明万

历时期。由于当时小说出版繁盛，《三

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深受欢迎

的作品出现后，为满足大众阅读与理解

的需要，小说批注应运而生。如金圣叹

批《水浒》、脂砚斋批《红楼梦》，批注以

独特的文本姿态占有文学的一席之地。

在现代书籍出版中，“批注本”的形

式出现极少。当一个现代长篇小说也

有了批注版，不得不说，让人看到《繁

花》这部小说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之大。

在互联网时代，看小说批注版，用手触

摸纸张上的批注，称得上是一种复古又

新颖的“纸质弹幕”。

《繁花：批注本》的出版，做到了对

“批注”这种古典形式的传承和创新，或

许能激发其他文学作品的新灵感，做更

多新的尝试。

除了影响力大，《繁花：批注本》的出

现也与金宇澄《繁花》原著的“特殊性”有

关。《繁花》的故事穿插于二十世纪六十

年代和九十年代之间，人物在两个时空

交错叠替，金宇澄以独特的沪语和话本

式表达，书写了一部上海的繁华传奇。

语言的洗练、上海的地域与方言特色，让

不少读者阅读《繁花》有一定的困难。

对历史文化遗迹的考古作业

在《繁花》小说中，作者金宇澄围绕

沪生、阿宝和小毛及其亲友描绘了二十

世纪下半叶的上海，全方位扫描其物质

与心灵世界，不厌其详地铺陈城市景观

与日常生活物件的细节，如小说的插图

所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沪西工厂、

四十年里卢湾区的路名或某街角的变

迁，以及各式各样民间自制的不锈钢开

瓶器等。金宇澄声称用“画笔替代伟大

的相机镜头”，记录留存在记忆中的城

市历史。沈宏非的批注亦步亦趋，对百

科全书般浩瀚的词语一一作注，不放过

一条路名、一个人名、一座商厦、一种品

牌……打捞记忆，如对历史文化遗迹的

考古作业。

小说第六章里梅瑞处理母亲去香

港之后留下的衣饰等物，对于服装面

料、皮鞋和旗袍的款式，包括对纽扣款

式的描写占了三四页。对这些衣饰的

浓描细写不仅勾勒出梅妈的大半人生，

也刻意记录市民的物质记忆。沈宏非

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看热闹，

多少也得有些门道。批注的作用，就是

提供一些看热闹的门道。

长篇小说《繁花》最独特的地方，是

创作了一套由话本、沪语、白描同构的

话语体系。小说以人物对话为主要结

构，却不用一个引号、问号、感叹号，不

管是谁在“讲”，只留声不留痕，是作者

有意为之。同时，作者金宇澄引入繁体

字、不同的字体（宋体、仿宋、楷体）用作

区分，仿佛是用汉字在作画。

《繁花：批注本》的批注有夹批（批

在字里行间）、侧批（批在段落一侧）、段

批（批在段落之末）、尾批（批在章节之

末）四种。这本书为了做到既表现批

注，又不影响原文的连贯阅读，正文与

批注首先是以颜色区分，正文为黑色

字，批注为橘红色字，模拟明代朱批颜

色，同时插图考虑双色印刷；其次以字

体区分，正文是宋体，批注是楷体；然后

以字号区分，所有的批注字号均小于正

文。侧批的标记采用实心黑点、实心三

角形、空心三角形标记，每页几乎不重

复出现。下划线用于夹批，标记某些名

词对应的解释。

一部沪语方言的转译词典

《繁花》中涉及的沪语方言极多，金

宇澄在出版过程中修订数稿，已经做到

最大程度上的兼顾，那些关于刻画人物

和情节较为关键的特色方言，沈宏非都

一一做了注解，起到疏通文义的作用，

如“这帮剃头乌龟（旧时上海人对理发

师之蔑称，厨师叫‘饭乌龟’）”“罗宋瘪

三（旧上海人这样称呼贫困白俄）”“我

有空（上海话，语气否定，‘有空’即‘没

空’。1990年代开始流行）”“坐于车厢

中部香蕉位子（前后连接处带有弧度的

面对面纵向座位）”等等。

电视剧《繁花》沪语版和普通话版

同步播出，原声带沪语版与原著小说风

格最为贴切，但对于非沪语区观众，字

幕则显得尤为重要。沈宏非的批注，在

小说中恰如其分地扮演了“字幕”角色，

《繁花：批注本》可看作是一部沪语的转

译词典。

如台词“洋盘”，沈宏非批注：“上海

话，指外行、冤大头和受骗上当者 。

上海开埠，十六铺码头每日货物开盘，

往往给老外买家单开一个高价盘口。

又做‘佯盘’。 ”

对于“霞气好，交关好”，沈宏非则

批注：“两个词都是‘非常’的意思。霞

气又作邪气，与交关皆淡出当代上海

话。比如1960年代，有群众批评某交响

乐团无视劳动人民感受，只会演奏那些

‘交关响的音乐’云。”

沈宏非的文学储备也扩充着文本的

体量，准确地点出某一词使用的妙处。

比如书中出现“荡马路”一词，沈宏非批

注道：“荡马路，即‘逛马路’，前者更多了

一种无目的、无心、无拘无束的意思。”

小说中少年阿宝记忆中最重要的

一幕是和蓓蒂“爬上屋顶，瓦片温热”

“眼里是半个卢湾区，名已废，2011年并

入黄浦区，前面香山路，东面复兴公园，

东面偏北，看见祖父独幢洋房一角……

东南风一劲，听见黄浦江船鸣，圆号宽

广的嗡嗡声，抚慰少年人胸怀。”

金宇澄手绘彩插呈现了这一温馨场

景，王家卫《繁花》剧中复原了这一幕。

沈宏非以自己年少的经验注解了

“圆号宽广的嗡嗡声，抚慰少年人胸怀”

这一体验，他的旁注写道：“批者少时家

住黄浦江边，除了船鸣‘宽广的嗡嗡声’，

还能听到港务监督在高音喇叭里厉声

指挥训斥航船之喝呼，顺东南风而至，

一样的胸怀，别样抚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图据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家汪曾祺的创作贯穿中国
现当代文学，他的作品融奇崛

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为现当代文学
的语言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汪曾祺
去世后，著作不断再版，吸引了一代又
一代年轻读者，是当下文学出版市场一
个特殊现象。

近日，一本名为《汪曾祺1000事》的
新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推出。书中从
1920年汪曾祺出生写起，到1997年他去
世止，选取汪曾祺一生中具有史料价值
和最能体现个人性格、文学师承、创作
经历的事件，以简洁、准确的语言加以
描述。这种在年谱传记之外，独辟“条
陈撮述体”叙事新体例的做法，让该书
可读性很强。

书中记录汪曾祺生平趣事

全书包含1000多个“世说新语”式

的小故事，以时间为主要线索，连缀成

一部简明而完整的汪曾祺传记。这本

书既记录传主生平，亦书写时代氛围。

由此可以称这本书既是一部体例特别

的作家传记，也是一部足以折射现当代

文坛的微观文学史。

书中记的事都很有趣。比如有一

则是这样写的：“汪曾祺的大伯父养了

十几只猫。猫也是有品的，最名贵的叫

‘玳瑁猫’，有白、黄、黑三色，还有‘铁棒

打三桃’‘雪里拖枪’‘乌云盖雪’各种名

目。汪曾祺从小跟着大伯父养猫。后

来自己虽然不养，对猫却很有好感。”

还有一件事是：“汪曾祺的生日是元

宵节，他父亲的生日是重阳节。他父亲

在南京上中学时喜欢运动，足球踢后卫，

撑竿跳在江苏省运动会上拿过冠军。他

是一个全才，会看眼科，会演奏近十种乐

器，绘画、书法、篆刻皆通，做风筝也是好

手。父亲对汪曾祺影响非常大。”

一种有很多余味的写作方式

《汪曾祺1000事》是由三个作者共

同完成，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研究员杨早（《汪曾祺别集》分卷

主编），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写作教研室

主任徐强（著有《汪曾祺年谱长编》）以

及河南文艺出版社历史文化编辑部主

任李建新（编有十卷本《汪曾祺集》）。

前不久在北京举办的新书分享会

上，杨早说，他一直认为汪曾祺这样的作

家不能用非常学院的、非常整饬的、理性

的、逻辑的方式来研究他，这样的话与汪

曾祺性格非常逆反。“汪曾祺说过，他是

一个整鱼，不要把他像切段一样切成一

块一块的。直到后来我能找到一些别的

方式接近汪曾祺时，才开启对汪曾祺的

研究之路。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向汪曾祺

致敬，就是用短小的、像《世说新语》一样

的故事表达，后面留有很多余味的表述

方式，来书写汪曾祺，这可能是比较适合

的方式。”徐强认为，汪曾祺是有趣的作

家，这本书的立意也是希望用比较有趣

味性的方式来讲汪曾祺一生的故事。

这本书也得到汪曾祺家人的肯定。

汪曾祺儿子汪朗评价:“这三个作者对汪

曾祺的作品都很熟悉。但是要踅摸(“寻

找”的方言)出一千件事勾画汪曾祺比较

平淡的一生，还得费把子力气。借用老

头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一句话——也算

耐烦（意为锲而不舍）。但愿读者喜欢。”

汪曾祺之女汪朝则说：“老爸在大学期间

就有志于文学写作，尽管历经坎坷，也没

有动摇过，终于在六十岁后夙愿得偿，写

出了想写的作品。他离开二十多年了，

还有很多读者喜欢他的文章。我觉得他

这辈子很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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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1000事》。河南文艺出版社供图


